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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域下周代邓国“南土”政治地位变化考察

王先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7)

  摘 要: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包括邓国在内的多个诸侯先后被封于“南
土”。邓国自武王克商后始封,至公元前678年为楚国所灭,历300余年。其政治地位在西周早期

得以确立,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前段较为稳固,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前段受到楚国的威胁虽有

所削弱,但地位依然较高,春秋早期后段随着楚国北上争霸的强势崛起,邓国地位迅速衰落并最终

亡于楚。传世及出土铭文青铜器和发现的邓国考古学文化遗存见证了这一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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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土”又称“南国、南邦”,在政治上是王朝在南

方的行政统治区,《诗经·大雅·崧高》有“我图尔

居,莫如南土”[1](P1213)之句。中原王朝对南方的控制

和经营实际从夏代就已开始,江汉地区发现了众多

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如襄阳王树岗遗址曾清理了2
座典型二里头文化灰坑,黄陂盘龙城城址为商王朝在

南方的统治中心等。甲骨文中还有“南土”“南邦”的
卜辞文字。西周王朝建立后也把“南土”纳入了控制

和经营范围,《礼记·乐记》载:“且夫《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2](P1132)并

在“南土”分封了多个诸侯国。《诗经·国风·汉广》

载,“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1](P52)

大致反映了周王朝“南土”的地理范围。太保玉戈铭

文“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明

确提到了召公巡视南国时循汉水而行。[3]学者对其

地理范围的考证基本一致,“南土”约在今丹水以东、

汉水中游以北、淮河中游以西地区,即成周之南。而

新出曾公求编钟铭文记:“皇且(祖)建于南土,敝
(蔽)蔡南门,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

疆。”[4]说明西周早期南土还在应、蔡二国以南。

自西周早期始,邓国位于汉水中游地区,扼南阳

盆地南向江汉平原、东向随枣走廊的咽喉,在政治上

占有重要地位,与相邻诸国一道成为西周王朝南方

的重要屏障。而随着西周末期周王朝统治力下降和

诸侯争霸政治形势的变化,邓国的地位也逐步下降,

并最终为楚国所灭。

  一、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确立

《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

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

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P1320)明确了西周

初年周王朝“四土”所至,“南土”即邓、巴、濮、楚。
《尚书·牧誓》中“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南

土八国”[6](P26~33)誓师参与武王伐纣则表明,除濮在

周初前存在外,其余三国均为周初分封。这也是周

代邓国之始。

同为周王朝南土,四国位置应相邻。学者多认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11月

为濮并非诸侯国,而应为南方部族,位于江汉流域。
何光岳考证西周初年的濮地位于今丹水流域的陕东

南、鄂西北、豫西南一带。[7]石泉考证濮地在随枣走

廊西段今枣阳境内桐柏、大洪两山脉间的山区丘陵

地带。[8]

关于巴,商代甲骨文有武丁南征“巴方”的记

载[9],西周早期巴国的中心一般被认为在汉水上中

游一带。如童书业认为在汉水上游的川陕之间。[10]

石泉认为先秦巴国在汉水上游的陕东南安康地区,
战国晚期受到秦、楚特别是秦的压力南迁进入川东、
鄂西地区。[11]何光岳认为周初的巴迁到了汉水中游

一带。[12]徐良高认为:“早期巴国北隔秦岭而毗邻周

之京畿,东与庸、楚毗邻而居。”后来受到楚、庸、蜀的

挤压而南迁。[13]赵炳清认为巴文化的源头是宝山文

化,巴人故地应在汉中城固一带。[14]

至于楚,特别是早期楚国的中心一直是历代学

者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史记·楚世家》记载:“熊
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

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5](P1691~1692)

而关于早期楚都丹阳地望,先后形成了当涂说、秭归

说、淅川说、枝江说四种观点,后二说渐成主流,但均

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16](P1~56)近年来,随着清华简

《楚居》的发现,淅川说似乎更胜一筹。虽然《楚居》
通篇未提“丹阳”,但有众多与楚君相关的地名,和熊

绎被封有关,如“至熊绎与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
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內之,乃窃鄀人之 (犝)以
祭”[17](P117~124,180~194),可证熊绎之都在夷屯,该地与

鄀相邻。学者们研究鄀的地望有上鄀、下鄀之分,并
分别定位于今湖北宜城、陕西古商密(也有相反者),
下鄀约当春秋中期以前被楚灭。徐少华在分析鄀国

青铜器和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考证出春秋以前的上、
下鄀均在丹水流域。[18]陈昌远、黄锦前等均认为下

鄀在今古商密、淅川附近。[19,20]刘彬徽和《楚居》整
理者也认为鄀国在此。[21]据此判断,与鄀国邻近的

楚国当在汉水上游。
作为周王朝的“南土”,巴、濮、楚均位于汉水上

中游一带,邓当不会例外。
“安州六器”和静方鼎是了解西周早期“南土”形势

的重要青铜器。中甗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在曾。……。中省自方、邓、洀(汎)、鄝邦,在鄂师(次)。
白买父乃用厥人戍汉中州,曰叚、曰 。”[22](P595)铭文记

述中先在曾驻扎,后接到周王命令巡视南国,自北向

南经过方、邓、洀(汎)、鄝,最终达到鄂。

关于“安州六器”的时代,尽管有成王[23,24]康

王[25]、昭王[26](P291)等多说,但均认可为西周早期。
铭文涉及到当时几个重要地点或诸侯国,学者一般

认为方即方城,以唐兰为代表[26](P287),位于桐柏山西

北端与伏牛山东端之间的隘口,在今河南方城县附

近。而根据新出西周早期鄂国青铜器铭文考证,鄂
当位于今随枣走廊的随州羊子山附近。按照中“省
南国”的顺序看,邓当在方、鄂间,但无法明确其与曾

的位置关系。曾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地点或诸侯国。
静方鼎铭文主要提到了曾、鄂:“月既望丁丑,王

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俾)女(汝)□ (司)在曾、
鄂师。’”[27]可见曾、鄂地位十分突出。

曾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近年来诸多曾国考古

新发现,如随州叶家山墓地、枣阳郭家庙墓地、随州

文峰塔墓地、京山苏家垄墓地、随州汉东东路墓地、
随州枣树林墓地等厘清了其历史和地望,特别是叶

家山 M111、曾侯與编钟、随仲嬭加编钟、曾公求编

钟的发现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此建构起了曾

国始封、汉东大国、曾随一体、“左右楚王”和多次迁

都的历史进程。曾国始封者为“南公”,即南宫括;特
别是曾侯與钟、嬭加钟、曾公求钟提到了周王朝分封

曾国的地位和作用,西周早期,南宫括作为“稷之玄

孙”因“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而“受大命”
“出邦于曾”,很可能与齐、鲁封国一样,南宫括本人

在王室辅佐周王,其子就封。其政治中心就在今随

州东北部的叶家山墓地附近,其重要任务是“君此淮

夷,临有江夏”,“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即
负有监视、征伐、管理淮夷和江夏地区的责任。另据

传世和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桼簠“金道锡行”铭文

知,曾国还肩负贯通周王朝铜、锡战略资源的责任。
作为周的同姓国,曾国在“南土”的地位无疑是最高

的。前述枣树林墓地新出曾公求编钟铭文可大致勾

画出曾国的辖域范围在汉东,蔡、应国以南,其南部

无边界。
同时,商末周初见诸文献或青铜器铭文的其他

“南土”诸侯国还有庸、卢、厉、唐、谢、鄀等。庸、卢参

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厉还出现在清华简《楚居》中,
“穴熊”妻“妣疠(厉)”,即厉国女子;唐国除文献多有

记载外,也见于青铜器铭文中;谢国文献记载仅一

条,也偶见于青铜器铭文中;鄀青铜器铭文多见,延
续时间较长,前引《楚居》中还有熊绎起楩室劫鄀人

之犝祭祀的记录。
一般认为,庸国在今汉水上游的竹山县[28]。卢

即卢戎国,汉中卢(庐)县,大致在今汉水以南的南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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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襄阳县西区域[29]。
厉国,或为赖国,太保玉戈有铭文“令 侯辟,用

走百人”。“ ”一般释为“厉”,在湖北随州北

境。[30,31]还有“安州六器”之中觯铭文“王大省公族

于庚,振旅,王赐中 (厉)侯”[32](P353)。“ ”,李学勤

释为“厉”,地在随州北境。[33]徐少华考证厉在随枣

走廊的随州东北殷店一带,也有认为其在随州厉山

附近者[34]。尽管该厉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都在随枣

走廊中部附近。
前述中觯之“庚”,李学勤释为“唐”,认为其地在

随州西北境。[33]《读史方舆纪要》卷77德安府随州

唐城和《大清一统志》卷267德安府古迹古唐城条目

下,也定其在随州西北的唐县镇一带。徐少华考证

其国姓为姬姓,即周同姓国,为“汉阳诸姬”之一,在
今河南唐河县一带。其位置大体均在随枣走廊西部

范围内。
与中甗同出之中方鼎记:“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

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王位在 。”《殷周金

文集成释文》隶定“ ”为“夔”。[35](P341)徐少华梳理古

今著作对该字的隶定后,进一步考订该字应为“射”,
通“谢”,即西周晚期周宣王迁申之“谢”邑(国)。谢

国在文献中仅见于《诗经·大雅·崧高》:“亹亹申

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

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迁其私人。”[1](P1210)即申国位于谢国故地,
申则在今河南南阳市区(详见后考)。

鄀国据《世本·氏姓篇》:“鄀,允姓国,昌意降居

为侯。”[36](P242)可见其为古老之国。《左传·僖公二

十五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

师戍商密。”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
后迁于南郡鄀县。[5](P356~357)前已考上、下鄀均在古

商密、今河南西峡以西的区域。
不难看出,西周早期周王朝在“南土”有众多诸

侯国,其中曾国地位最高,是周王朝在南方的代言

人。其他包括鄂、巴、庸、楚、邓、厉、唐、卢、谢、鄀在

内的诸侯国和濮(国或族)则作为周王朝的南部屏障

纳入其统治体系,巴、庸、楚位于汉水上游,卢在汉水

中游南岸,鄂、曾、厉、唐在汉水中游以东的随枣走

廊,濮可能散居于汉水上中游的山地中,而汉水中游

北岸的南阳盆地则应是谢、邓的地域。其中曾、唐国

为周的同姓国,其余均为异姓诸侯。周王朝在分封

的同时,也要随时安抚他们,因此经常安排重臣“省

南国”。周人分封建国的目的主要是“以藩屏周”,某
种程度上也是防范夏商后裔和蛮、戎、夷、狄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方城以南、扼守中原、向南过

汉水直通江汉腹地和向东经随枣走廊达鄂东南要地

的邓国政治地位应该不低。
传世和出土青铜器确认最早的邓国也为西周早

期,该时期的青铜器包括1件邓公盉、2件邓小仲方

鼎、2件邓仲牺尊,前者的时代原认定为商代晚期,
经考证应在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其时邓国国君爵

称“公”,即诸侯五等爵秩的最高等级,其出土于山

东,可能为邓国交流之器;后4件的时代为康昭时

期,其中“邓仲牺尊”出土于较本器时代稍晚、可能为

周王室重要贵族井叔(M157)夫人之墓(M163)
中[37],表明与井叔家族有联系之邓国的地位在周王

朝应较高。
更早的西周初年,传世盂爵铭文亦可寻邓国之

踪,铭文记:“隹王初贲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38](P305)

时王为成王,邓国国君爵称“伯”,也证其地位较高;而
从成王“令盂宁邓伯”看,当时邓国的实力还较强。

昭王时,周“南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昭王两次

南征。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
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
六师于汉。”又云:“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薇,
其年,王南巡不返。”[39](P46)《史记·周本纪》也有“昭
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15](P134)的记载。青铜器铭文

也多有记录,在此不赘述。其时昭王征伐的对象是

楚还是楚蛮也有不同看法[40](P175~184),但不影响邓国

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说前述曾侯與、曾公求钟

铭提到曾国防范的目标主要是淮夷的话,那么对楚或

楚蛮防范的重任或许就落到更靠近他们的邓国了。
可以说,西周早期是邓国在“南土”政治地位的

确立时期,它作为周王朝的封国,有着较高的政治地

位和较强的国力。

  二、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稳固

西周中期的穆王至夷王间,传世文献关于邓国

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土”诸侯国如曾、鄂、楚、庸、巴、
厉等或基本失载,或记述简略。即使是楚国,无论是

传世文献,还是清华简《楚居》也只是一笔带过。倒

是在东土,发生了周王朝与淮夷的多次征战,或许周

王朝的主要力量在对付淮夷上,南土则相对平静。
而邓国在传世文献中根本没有涉及,所发现的

邓国青铜器也很少。西周中期前段邓国青铜器仅见

1件邓公鼎,器型不大,它作为祭器昭示着邓国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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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续,其爵秩仍为“公”。西周中期后段,相同的4
件簋均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铭文相同:“登(邓)
公作应嫚毗媵簋,其永宝用。”[41~43]内容包含了丰富

的信息:一是作器者为邓国国君“邓公”;二是标明了

器物的性质为媵器;三是确认了邓国的国姓为“嫚”;
四是邓公嫁女的姻亲国为应国。《国语·郑语》载史

伯语:“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44](P523)即
应国为武王之后,分封于西周早期,为周王朝同姓

国。邓、应两国的联姻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也进一

步说明了当时邓国的重要地位。
西周中期后段的夷王时期,周王朝南土政治势

力变得紧张而复杂起来,东南有鄂国反叛,南有楚熊

渠扩张。
依前考,鄂国位于随枣走廊的随州安居羊子山附

近。大约在孝夷时期,鄂国与周王朝还保持密切关

系,据鄂侯驭方鼎铭文,周王南征返程驻扎“坯”时,鄂
侯驭方献礼,周王与之宴射并赏赐了驭方。[45](P376)但
在禹鼎铭文中,“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
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

侯驭方,无遗寿幼。’……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敦伐

鄂,休获厥君驭方。”[35](P403~404)即鄂侯驭方反叛被灭

国,“无遗寿幼”。不过,从2012年今河南南阳北部

不远夏饷铺墓地发现多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

侯、鄂侯夫人墓的情况分析,鄂公族很可能并未被

灭,而是北迁到了夏饷铺附近。夏饷铺西北不远就

是西鄂故城遗址,可能是鄂国公族北迁后的居址。
鄂国北迁后,其原统治区空虚。

而差不多同时,南边的楚君熊渠开始了第一次对

外扩张,“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三子为王。[15](P1692)尽
管该行动或有“试探”性质,但也表明了楚国寻求发

展的决心,也是周王室衰微的反映。正如《国语·郑

语》所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

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唯荆实

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44](P507~510)鉴于楚国强

势崛起,周王朝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关于西周晚

期的楚国地望,仍有多种观点。从清华简《楚居》看:
熊渠之“都”与熊绎名称相同,亦为“夷屯”,但是否在

同一位置尚难确定。后几经迁徙,至西周末年若敖

“徙居鄀”,该鄀有可能仍为下鄀。但从大多数学者

考证昭王南征“楚”到达汉水的情况看,其时汉水以

南应已成为楚国的重要区域。即楚国在西周晚期仍

然占据着汉水上游地区,并扩展到了汉水以南。为

此,周宣王将王舅申伯及吕国迁到了南阳盆地北部。
如前引《诗经·大雅·崧高》之文可知,申、甫(即吕)

的责任在“维周之翰”。当然,从前述鄂国被灭北迁

夏饷铺附近的情况分析,申、吕的南迁一方面或是为

了监视鄂国公族,另一方面或是周王朝对楚国设置

的屏障。申、吕作为周宣王南迁的诸侯国,当时两国

均具有一定实力,所以,他们才成为周王朝抵御楚国

的重要诸侯国。申国所封在原谢地,徐少华考证申、
吕的都城分别位于今南阳市区古宛城、南阳市区西

三十里的董吕村附近。
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前段的曾(随)国不见于传

世文献,也未发现该时期的曾国铭文青铜器,本有着

“君此淮夷”任务且位于鄂国东北、距淮夷更近的曾

国,此时的情况则未见记载。不过,从考古资料看,
西周晚期后段的曾国中心西迁到了枣阳周台遗址,
该遗址面积大,且发现了大型建筑。特别是遗址西

侧的郭家庙墓地先后发掘了200余座墓葬,包括4
座带墓道的大墓,大部分铭文青铜器为“曾”器,并有

曾伯陭钺、曾侯絴白戈、曾侯作季汤芈鼎等重器,表
明这里为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公墓地。
曾国中心西迁的目的除了填补鄂国北迁后留下的空

白外,应该还有向西牵制楚国的作用。
如前述,应国因武王之子而封于成王时。考古

发现包括多座应侯墓在内的应国公墓地位于今河南

平顶山滍阳镇;而陈、蔡二国地望,学者意见基本一

致,分别位于淮河上游、桐柏山以北的今河南淮阳、
上蔡一带;唐国地望与西周早期比,应该没有变化。
同时,根据熊渠所攻伐的对象看,庸国依然存在,其
位置应不会有大的变化。

从西周晚期“南土”的形势分析,以今汉水中游

北岸为中心,偏北方位即今南阳以北有申、吕、应、
陈、蔡,汉水中游以东的随枣走廊中东部有曾(随)、
唐,汉水上游有庸、楚,汉水以南为楚国。若此,邓就

处在汉水中游以北的中部位置,大约在南阳盆地的

中南部地域。这一中心位置为邓所占据,依然彰显

着邓国的重要地位,或许是作为申、吕前沿屏障,担
负着抵御楚国的重任。蔡坡土岗附近出土西周晚期

前段的2件“邓公牧”铜簋,邓国国君爵称仍为“公”,
地位没有下降。而同墓地出土同时段的2件“侯氏

簋”很可能为应侯嫁女到邓国的媵器。“侯氏簋”铭
文无国属,其格式与河南平顶山 M95所出4件“侯
氏鬲”完全相同(因简报未发表“侯氏鬲”铭文拓片,
暂无法比较二者字体结构),发掘者王龙正认为该

“侯氏鬲”之侯氏当为应侯,其与此“侯氏簋”之侯氏

为同一人,是应侯为女儿孟姬嫁到邓国所作的媵

器。[46]陈昭容从此说。[47]应国作为“南土”周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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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诸侯国,与邓联姻,应有联合邓国之意。这4件

邓国重器的出土将西周晚期邓国公墓地的位置定在

了附近,而结合周边同时期多处不同类型遗址来分

析,不晚于该时期的邓国都城当位于其蔡坡土岗以

南的邓城城址附近,或即邓城城址东南侧的周家岗

遗址,这也第一次从考古学文化遗存方面印证了其

时邓国中心的位置在南阳盆地南部。
除“侯氏簋”外,这一时期还有多件青铜器铭文

可反映邓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关系。西周晚期前

段的“邓伯氏鼎”铭文仅20字,信息量也较大。一是

作器者为邓国宗族伯氏与其妻姒氏,“姒”为古老的

姓氏,为夏后,这是夏后国的女子与邓联姻;二是受

器者为“嫚昊”,是伯氏、姒氏的女儿,结合该器于光

绪出土于陕西武功的情况看,“嫚昊”嫁给了宗周附近

某诸侯国或周王室的贵族;三是表明其时邓国的历法

已开始使用,应是邓拟强化自身政体的反映。
西周晚期后段的“邓孟方壶盖”铭文不长,但反

映了邓国嫁女到监国的情况,即为邓、监联姻的证

明。徐少华根据传世“叔硕父鼎”等铭文考证,监国

姬姓,为周王族。[48]

可见,当时的邓国与多个诸侯国甚至周王室保

持着姻亲关系,姻亲国多为周同姓诸侯国或王室贵

族,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关系,邓国成为周王朝拉拢的

对象。上述邓国历法的使用表明邓国有独立发展的

愿望,同时,所发现的邓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以周文

化为主,并兼有地域和自身文化因素。但居于主导

地位的所有邓国青铜器几乎均为典型周文化风格,
又显示出周王朝控制的严格性。这一双重特性使得

邓国在周王朝“南土”的政治地位趋于稳固。同时,
传世和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邓国青铜器铭文材料较

多,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邓国的繁荣景象。
进入春秋早期,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邑,“南土”的

地位更为重要,但此时周王朝也进入了王室衰微、政
自诸侯出的政治环境中。《史记·周本纪》:“平王之

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

方伯。”[15](P149)齐、楚、秦、晋四国正好对应当时周的

东、南、西、北“四土”,楚国在“南土”开始坐大。在春

秋早期前段的若敖、宵敖、蚡冒时期,楚国的主要精力

放在内部建设和发展上,《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

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5](P586)《国语·郑

语》载:“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

蚡冒于是乎始启濮。”[44](P524)其他关于楚国的记载不

多,“南土”的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诸侯国的格局基

本延续自西周晚期,没有大的变化,邓国也维持着原

有的政治地位。
此时的邓国以今襄阳邓城附近为中心继续发

展,而青铜器铭文也能反映部分信息。其中“不故中

夫人簋盖”的信息较为重要,一是提供了邓国与“不
故”联姻的信息,“不故”据考证应为山东一带的诸侯

国“薄姑”[48];二是有明确的邓国历法纪年,邓历继

续使用;三是邓国国君的爵称仍为“公”。邓初生匜

铭文也称“邓公”。
应该说,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前段,邓国在

“南土”的政治地位是稳固的,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
因此受到周王室的重视。

  三、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衰落

“邓子孙白”夫妇墓在汉水西岸谷城擂鼓台的发

现[49,50]很可能说明了春秋早期前后段之际以邓城

城址周边为中心的邓国境土的西进。但好景不长,
楚武王在稳定内部后,寻求扩张,逐步灭亡周边诸侯

国,并自立为王,宣告了楚国“南土”霸权的正式确

立。在此过程中,“南土”平衡的政治格局被打破,邓
国在“南土”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开始衰落,并最终

走向灭亡。
清华简《楚居》记,楚武王徙都免,因人口增加,

“渭(溃)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17](P120,181),扩大了

都城的规模,始称“郢”。他着手巩固后方,开始采取

一系列军事行动,形成了一定的震摄作用。《左传·
桓公二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南土”北部的“蔡侯、
郑伯会于邓(该“邓”并非当时邓国的都城,杜预注为

颍川召陵县),始惧楚也”[5](P68,73)。
其时,在汉水以南楚国核心区域周边,除了前述

庸、卢、巴、邓国和濮族外,汉水上游还有绞、麋国,汉
水中游南岸有谷、罗国,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有随、
唐、贰、轸、郧国等,周王朝的“南土”形势更为复杂。
因此,楚国要想强大,首先需要清除周边的阻力。楚

武王中后期,楚国的征伐战争更为频繁,其先后攻伐

汉东大国随国,并“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

之”[15](P1695)。特别是趁巴、邓因邓南鄙鄾人杀巴使

者挑起战争的情况下,大败邓师。[5](P99~100)从而说

明,其时邓国应仍有一定实力,文化较为发达,故巴

国请求与邓国有姻亲关系的楚国介绍与其修好,楚
国安排官员引荐过程中,遭到了邓南鄙鄾人的攻击,
导致了楚、巴联军败邓。此战后,邓国实力可能大大

削弱了。随后,楚武王更是与汉水流域的郧、绞、州、
蓼、罗、卢戎、随等国发生战争,而在伐罗和最后一次

伐随且身死的过程中,楚武王还得到了其夫人邓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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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醒和警示,邓嫚的政治判断力也间接证明了邓

国依然具有较强的实力。这一时期,楚武王攻伐的

重点在汉水上中游南岸和汉水东岸,其巩固后方的

举措为楚文王及其后北上争霸奠定了基础。
加上楚武王军事征伐的压力,邓国南土的地位

开始动摇。邓国在与楚联姻的同时,也与郑国联姻。
《史记·郑世家》:“(庄)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

仲立之,是为昭公。”[15](P1761)同时,邓国还寻求与邻

近的谷国建立政治联盟,并联合朝鲁。邓国的这一

系列对策都是为了继续维持自身在“南土”的政治地

位,至少要保持原有的平衡。遗憾的是,邓国的措施

并没有阻止楚国北扩的步伐。正是从楚武王、邓嫚

之子楚文王开始,楚国拉开了大规模北进的序幕。
《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伐申,过
邓,……。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
之”。[5](P139~140)邓国尽管为楚的舅国,但仍逃脱不了

为楚所灭的命运。就在这期间,楚国频繁出入方城

之外,楚文王六年(前684年),“败蔡师于莘,虏蔡侯

献舞归”[5](P149),“(楚文王)六年,伐蔡。……。楚

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

霸,楚亦始大”[15](P1696)。楚文王十年(前680年),楚
灭息。[14](P163)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秋,楚伐

郑”[5](P166)。也正是这一年,楚灭邓。至此,南阳盆

地完全纳入了楚国版图,成为楚国北上争霸、问鼎中

原的跳板和前沿基地。从春秋早期后段的邓国青铜

器铭文看,邓国爵称仍为“公”,有传世“邓公午”
簋[51](P781)为证,该“午”很可能就是文献中的邓侯“吾
离”。而文献称“侯”,整体来说,其爵位还是处于最

高的两个等级。“邓公孙无忌”鼎铭文显示,邓国仍

在使用自己的历法。但从春秋早中期之际、等级较

高的王坡 M55和前述时代稍早的谷城擂鼓台 M1
出土青铜容器来看,其铸造明显粗陋,工艺简单,应
该是国力下降的表现,这与邓国地位的下降也是一致

的。而作为具有典型特征的邓国陶器作坊遗址的王

家巷遗址同时期陶器已基本为楚式风格了。
周代邓国自西周初年被封立国,到公元前678

年被楚国所灭,历300余年,作为周王朝南土的重要

诸侯国,经历了由弱到强再转衰直至灭亡的过程,沦
为楚国北上争霸的牺牲品,与周代多个诸侯国的命

运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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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theChangeofPoliticalStatusof“SouthernSoil”inDengState
inZhouDynastyfromthePerspectiveofArchaeology

WangXianfu
(Hubei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Wuhan430077,Hubei)

Abstract:IntheearlyyearsoftheWesternZhouDynasty,thelandswereenfeoffedtovassalsasabarrier
thustoprotecttheZhouDynasty.Severalvassals,includingtheStateofDeng,weresuccessivelysealedin
the“Southernsoil”.TheDengStatebegantobeenfeoffedafterKingWudestroyedtheShangDynastyand
wasdestroyedbytheChuStatein678BC,whichlastedformorethan300years.Itspoliticalstatuswas
establishedintheearlyWesternZhouDynasty,andwasrelativelystablefromthemiddleWesternZhouto
theforepartofthelateWesternZhou.FromthebackendoflateWesternZhouDynastytotheforepartof
earlySpringandAutumnPeriod,althoughDengStatewassomewhatweakenedbecauseofthethreatof
ChuState,itsstatuswasstillrelativelyhigh.InthelateperiodoftheearlySpringandAutumnPeriod,with
thestrongriseofthestateofChutofightforhegemonyinthenorth,thestatusoftheDengStatedeclined
rapidlyanditfinallyperishedtotheStateofChu.Bronzewareswithinscriptionstillinexistenceandthe
unearthed,aswellasthediscoveredarchaeologicalrelicsoftheDengState,havewitnessedtheprocessof
change.

Keywords:politicalstatusofDengState;change;SouthernSoil;ZhouDynasty

·34·


